
责任编辑：崔向芳
版面制作：史国华
责任校对：张君梅2018 年 6 月 6 日 编辑邮箱：dqbsgzp@163.com

副 刊

五、护“烟”战斗
神山战斗后，部队回到五字湾，经过短期整训后，

即开往沙圪堵驻防。部队重新进行整编，我调到司令部
直属队，担任指导员，贺明明任队长。直属队起初只有
三十来个人，后来很快扩充为一个连。直属队活动在暖
水和准达旗交界处，忽而东忽而西打游击，一面还侦察
东胜和达旗的敌情，就这样我们以沙圪堵为据点，灵活
地开展游击战争，度过了一九四八年的夏秋季。

一九四八年秋后，司令部直属队改编为准达游击
队，驻地从沙圪堵迁到纳林。这时，由柴占元任队长，我
继续任指导员。游击队的主要任务是保护郝文广和杨
达赖同志，开辟达旗方面的工作；另一项重要任务是保
护老乡种洋烟，与白区进行贸易往来，解决部队及解放
区的经济来源问题。正当盛夏时节，大烟成热开刀取奶
的时候，各路土匪官军像饿狗一样出来刁抢。我们则进
行“武装护烟”。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我们日夜追
袭敌人，忙得吃不上饭，睡不成觉，时间长了衣服上的
虱子也成了蛋蛋儿。

一天，我们正准备吃中午饭，一位老乡突然跑来报
告：“附近来了几十个土匪兵，把老乡们收下的洋烟全
部抢走了。”我们当即去追击，狡猾的敌人听见我们去
了，暗暗地隐蔽在一片麻林子里，向我们偷袭，使我们
受到一定损失。王二保、张汉清等三人受伤，伤亡和丢
失战马四匹。我们打死敌人两名，活捉一名。这股土匪
让我们一奔子追到达旗的马场壕境内。

有一次，我们跟准旗代理旗长白风岐下去征烟税。
正准备吃晚饭时，忽然探子回来报告：“达旗伪军康明
仲一个团的人马开向这里来。”二大队的通讯员也送来
了“十万火急”的报告，让我游击队火速向昌汉敖包靠
拢，准备围歼“糠皮子”匪军。情况万分紧迫，按照白旗
长的意见，让战士及战马吃饱喝足，立即奔向昌汉敖
包。由于夜晚行军，走走停停，结果迟到了一个钟头。赶
到昌汉敖包时天已破晓，二大队已先到了那里。由于情
况不明，他们误把我们当作操后路的匪军，不容分说就
朝我们开枪。当误会闹清后，敌军康明仲和王在成一个
团的兵力也赶来。这场战斗一直持续到日落西山，黄昏
时分，敌人败退逃走。这次战斗没有全歼“糠团”，又误
伤了自己的一些人马，受到上级领导的批评。

六、围歼“组训处”
一九四九年正月，高司令亲自带领我们西进达旗，

攻打耳字壕组训处。
迎着晚霞，我们从沙圪堵出发，连续行军二百余

里，清晨到了耳字壕以东的城塔、康家湾，捉住了王在
成派来参加灯游会的二十多个伪兵。我们了解了组训
处的敌情，在第三天半前晌到了耳字壕。

耳字壕四面环山，壕里住着二十多户人家，包东公
路从中穿过。组训处土围子就设在壕北山头紧靠公路
的地方。我主力部队登上壕东边一个山头，担任主攻。
我带一部分队伍，守住壕南路口边上的一个山头，堵击
东胜方面的援军，防止敌人南逃。

战斗从上午打响，不到中午就宣告结束，可以说是
速战速决。敌人除被击毙的外，大部分向西逃窜。我们
捉住三十多个俘虏，其中一个青年叫康来子，经过整训
表现不错，给我当了通讯员。但谁也不知道这个家伙是
康明仲的侄子。一天，我们部队出发剿敌，康来子装病
请了假，暗中勾结附近一个叫樊四才的，趁我们不防
备，两人各偷了一长一短的枪，骑了两匹马，投奔康明
仲而去。过了不久，樊四才因为康明仲向他追要马和短
枪而后悔不及，又骑马带枪返回了部队。康来子却死心
踏地追随康匪，解放后被捉拿归案，被人民政府处决。

七、勇追敌寇
解决了组训处后，部队乘胜前进，当天下午就出发

去解放东胜，二月的夜晚冷风刺骨，我们埋伏在城东的
山坡上，熬过了漫长的一个多小时后，忽见城头燃起了
火苗，这是先遣队发出的信号，我们以百米跑的速度进
了城里，顺利地解放了东胜城。我们开仓发粮救济贫
民，计划四天头上回准格尔召。

正当我们开仓救济贫民、准备返回准旗的时候，第
四天凌晨，忽听城外传来枪声，并且打伤我方一个哨
兵。经我们猛烈还击，敌人夹起尾巴逃跑了。

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捣乱、失败是他们的必然
下场。高平副司令员立即下了动员令，挥军西下，彻底
歼灭残余匪徒。敌人被我们追到东胜城西五十多里外
的李飞雄寨子，他们企图凭借这个山寨子负隅顽抗。我
们包围了寨子，连续作战，在我们强大的火力和政治攻
势之下，敌人终于在城头插起了白旗。这次战斗共俘虏

敌人一百余名，捉住了匪团长张金魁、大队长杨文换。
我们打扫了战场，带上俘虏和战利品凯旋而归。这时夕
阳西下，晚霞扯起了玫瑰色的天幕，映红了我们脚下的
山路。

一九四八年冬天，副司令员高平、政委高增培等，
率领我们骑兵部队西征达拉特旗，扫除沿滩一带的土
匪。部队从新民堡往西走，沿途扫了一些区、乡公所，来
到小淖儿住下。盘距在大树湾以西的敌人向我们发起
了挑衅，当即遭到我们的回击。敌人见势不妙，一部分
慌忙逃窜到西南十余里处的王银洞寨子里，其余骑兵
向大西滩逃窜了。部队命令我和十几名战士去追击西
逃的残匪，其余集中火力围歼龟缩在寨子中的顽敌。一
场围歼战开始了，土围子四面平坦，对我们正面攻击极
为不利。顽匪在炮楼上居高临下，雨点般地向我们扫
射，部队被敌人的火力压住难以前进。战士们义愤填
膺，没等高司令员下命令，就发起了攻城冲锋。土围子
里实际仅有二十多个残匪，在我方强大的攻势面前，趁
天黑下来，挖开城墙逃跑了，匪团副魏广林被俘。这次
战斗我们付出的代价较大，牺牲了排长张同汉等八、九
个战友。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把烈士掩埋在同心公的
一块墓地里。部队接着撤回到准旗纳林驻防。

不久传来了绥远和平起义的消息，上级指示，我骑
兵部队准备接管达拉特旗。此时，绥远虽已和平解放，
但仍处在新旧政权交替的混乱阶段。我们面临的任务
仍十分艰巨。

达旗旧政府派原八参令秦玉祥专程到纳林来接我
们，一九五 O 年正月初四，我带领三十余名骑兵从纳林
出发来到达旗。接着紧张地开始了组建新政权的工作。
进驻了汪鹏程的王爷府，接管了慕幼声的组训处，组成
了郝文广任书记兼政治委员，杨达赖任组织部长，我任
宣传部长，杨培森任公安局长的新政权领导班子。在新
政权的领导下，我们大张旗鼓地发动人民群众，开展了
废保建政、减租反霸、剿匪肃特等一系列斗争。从此，达
拉特旗蒙汉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奋斗，在社会
主义大道上奋勇前进。（全文完摘自《继往开来》）

有人说人生最难忘的、记忆最深的
是童年经历的那些事。在我的童年，印
在脑子里最深刻的就是生产队的饲养
院，在那经济和文化最贫乏的年代启蒙
了我稚幼的思想。

上世纪农村大集体的时候，村子里
二十多户人家划成了一个生产小队，这
样为了安排生产和管理好集体财产，生
产队用土坯盖起了一排队房，按照用途
分为：社员开会的队房、加工粮食的碾
房、存放生产工具和粮食的库房，除此
还有饲养大小牲畜的饲养房。其中以饲
养房为主，需要常年住人，每天傍晚都
要喂养牵回来的和入圈的大小畜，同时
还要看管库房，因此人们习惯地称这一
排队房叫“饲养院”。

就是这样一个地方，生产队派了一
名四十多岁的光棍老汉，村子里大人们
叫他周侉子，孩子们叫他周大爷。

周老汉是河北保定人，据他给村里
的人说，娃娃时念过两年私塾，民国二十八年他二十岁
时，被国民党的部队抓了壮丁，当时日本军队步步紧
逼，他们不敢抵抗，部队撤到了西山咀。一天夜里，排长
让他在山坡上放哨，到了半夜时分，突然听到山坡下有
狼嚎的声音，吓得他往后一退掉进了沟里，还好保住了
命，可一条大腿却摔成了粉碎性骨折，那年代没有好医
好药治疗，后来骨头虽然长住了却成了瘸子，部队嫌他
累赘，给了他两块大洋把他打发了。他离开部队打算回
老家，可路费盘缠不够，只好流落在黄河沿岸，一边给
人家打工，一边打听老家的事。后来偶然碰到同乡逃难
的人，才知道家里的双亲都不在世了。在临近解放的前
两年，他来到了本村，给村里的陈寡妇家种地，时间长
了，陈寡妇看他老实，自愿把他入赘为丈夫，解放后不
久，他帮助陈寡妇给前家儿子娶了媳妇。正在建合作社

的时候，陈寡妇突然得了急病去世，以后他再没有成
家，一直是光棍。

周老汉负责饲养院的差事后，人勤俭又实在，他给
生产队喂养的大小畜，牛马驴骡拉犁套车使唤起来很
有劲，喂养的一口母猪每年能产两窝仔，同时每年还能
喂一两口肉猪。另外，每天晚上羊倌把生产队的羊群赶
回圈里后，就由他喂养、看管和接羔，每年冬天接羔全
部都能够成活，生产队人人夸他是好饲养员。他当饲养
员更为人们欣喜的是每年到了农历七月十五和八月十
五的时候，生产队除了完成国家下派的收购牲畜任务
后，社员按人头每人能分到半斤猪肉，如果杀羊，每人
能分到一斤肉。他看管库房里存放的粮食从来没有丢
失过，所以生产队饲养院的差事一直没有换人。

周老汉为人和善又好拉呱，平时爱看书，在村子里
还算是有文化的人，人们一有闲空就簇在了饲养院，听
他说些古时候的故事，村里的人土话说叫“叨书”。我听
他讲过《三国演义》《水浒传》《杨家将》，他都是整本说
下来的。后来我参加工作通篇看了这几本书，回想他讲
的书中人物情景，都能与每本书的章节对上。那时候，
周老汉讲故事吸引了许多人，也许这是人们最好的精
神享受吧，每天晚上他住的饲养院坐满了大人娃娃，我
是“故事会”的常客，他一开讲，整个屋子鸦雀无声。就
是听周老汉叨书，让我入了迷，每天一有空就跑到了饲
养院，为听他叨书，帮他做些轻便的营生，提几桶水或
抱几捆饲草。也许我这不起眼的付出，他是满意的，一
天，他悄悄地对我说：“我这里存放着一些古书，别人都
不知道，人们说这些书都是毒草，我看这些书还是有用
的，你念书娃娃不懂这些不行呀。”说完，他从箱子里拿
出两本连环画，递给我：“拿回家自己看去吧，不要让别
人看见，看完再来换没看过的。”我接过他借给我的书，
回家后，在自家草垛搭了一个简易窝棚，藏在里面，如
痴如梦地翻阅着连环画。就这样，我隔三差五去饲养院
还书借书，然而好景不长，农村的文革开始了，一时政
治充斥了人们的头脑，让一些人紧张了起来。

文革运动开始后，把人们集中了起来，首先是开
会，然后是批判。这样，在上面下来工作组的压力下，村
子里出身不好的和历史上有问题的人被立为批判的对
象，而周老汉在国民党部队当过兵，自然就是受审查的
人。没过多久，工作组的人带着村里的几个“红人”，抄
了他住的饲养房，把抄出的十几本小说和十几本连环
画扔进点燃的干柴中，全部烧成了灰烬，并且当场批判
他是封建社会的代言人、狗胆包天宣扬剥削阶级思想。
此后，生产队的批判会接连不断，周老汉成了被专政的
对象，而批判的形式渐渐地变成了肉体的折磨，他没有
忍受下来，一天夜里，趁看管的人睡熟了，悄悄地逃了
出来，孤单悲凉地朝着他永恒自由的地方走了。第二天
看管的人发现他不在家，报告了工作组，于是工作组打
发人到北面的黄河边寻找，大寻了几天没有找到。从此
村子里失去了一个熟悉的面孔，我失去了一位开启思
想的先师。

光阴荏苒，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苍山易老人易
老”，如果说鬓霜已染只能看晚霞了，倒不如说新时代
新农村给我情怀中留存的黑白影像图上了一层焕然的
色彩。

今年春天，我自驾车带着家人回到了离开多年的
故地，一进村子，就看到一座座整齐划一的白墙灰瓦
房，古色古香，像走进了山西的民宅村落。此行自然要
去昔日的饲养院看看，当我走到原来的地方时，出现在
眼前的是一栋漂亮的房舍，这是村子里的文化活动中
心，活动室里有阅览室、棋牌室和台球室。活动室外面，
是一个小广场，旁边安着一排崭新的健身活动器件。

此时我在浮想，仿佛我爬上了一座高山，不敢向后
看，然而在我的脚下，却和许许多多的人走在了一条平
坦的大道上———因为，贫困变成了富裕，破旧变成了美
丽，萎靡变成了精神，忍受变成了享受，惆怅变成了喜
悦，束缚变成了自由。这种情景渗透在我的思想中，难
道说我还会苍老吗？

难忘的历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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